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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昆心中亮堂得很，清楚刘操瓢是个探
子，但还是放了他。两个赤卫队员看见刘操
瓢大摇大摆地走了，直翻白眼：“军长，那个家
伙明明是个探子，怎么把他放走了？”何昆对
他们笑笑，又通知两头猪不杀了，寄到群众家
里代养。这是唱的哪出戏？两个赤卫队员面
面相觑，一时想不通。

何昆叫来参谋长薛衡竟，研究决定今晚转
移，并派人通知红十四军一支队和活动在南
通、如皋边境的镇涛红军游击中队配合行动。

老户庄的恶霸地主张符秋，盘剥佃户吃
人不吐骨头，人称张老虎。他的庄园三面环
水，高墙深沟，又筑有炮楼，固若金汤。从地
图上看，这个顽固的堡垒就像蛇头一样伸入
红军中心区，又像一只拦路虎，横亘在中心区
与镇涛根据地之间。

张老虎知道自己被红军视为眼中钉、肉
中刺，肯定会除掉自己，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收
买了猪贩子刘操瓢，让他潜入夏堡打探军情。
张老虎听了刘操瓢的报告，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年头，老百姓过年才有肉吃，当兵的也很苦，
打恶仗才会开荤。军长何昆下令吃猪肉，又向
刘操瓢打听老户庄的实力，这不是明摆着今
晚要打老户庄嘛！

刘操瓢讨好道：“张老爷，我告诉那个军
长，老户庄人不多，武器落后，让他掉以轻心，
我们就有机会了。”张老虎掏出3块大洋打发
了刘操瓢。张老虎命令手下扒出腌在缸里的
腊肉，抬出几大坛土烧小麦酒，让他手下的团
丁腊肉管饱，小酒尝尝，严阵以待。

下半夜，团丁来报，庄外人影绰绰，恐怕
是红军在布兵围攻。张老虎庆幸早有准备，
连忙登上炮楼察看。天上没有月亮，微弱的
星光下，依稀看见无数的人影似乎在挖壕
沟。听说红十四军在贲家巷成立时，人山人
海，一人一口唾沫能把老户庄淹掉。张老虎
越想越怕，便摇电话给县保安大队，请求火速
增援。

接电话的副大队长何克谦可不是省油的
灯，他知道红军今非昔比，于是说：“那何昆是
黄埔四期的，不是土包子。他精通兵法，说不
定早已设下埋伏。这黑天瞎地的我赶过来，
我的弟兄们中了埋伏，你赔得起吗？你还是
挺一阵，明早我们赶过来。”

张老虎无奈地放下电话，传令部下节约
子弹，红军不攻不准开枪。

忽然，四周挖壕沟的人影不见了，东边刘
家渡方向响起了枪声。张老虎恍然大悟，柿
子专拣软的捏，何昆的目标是攻打刘家渡警
察所！他“装腔作势”包围老户庄，原来是为
了解除后顾之忧。张老虎心疼何克谦带人来
援，一人一天的两块大洋，便再次给何克谦摇
电话，说刚才是红军虚晃一枪，明天就不劳大
驾了。

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江海平原笼罩在
茫茫烟雾中。红军端掉了刘家渡据点，虚张声
势渡过龙游河。东去不远，转身又向西北。只
是在刘家渡的战斗中，徐小江不幸中弹牺牲
了。何昆失声痛哭，写下一副对子：“大军阡陌
悄默行，小江渡口壮烈死。”

第二天早上，李长江得到情报处长的汇
报，昨夜何昆攻打刘家渡警察所是为了控制
渡口，大队人马已经渡过龙游河，去向不明。
又据白蒲据点报告，凌晨时分，红军大队人马
穿过白蒲，进入南通境内。李长江捻着手镯
佛珠，自言自语：“都说狡兔三窟，这何昆可是
一只狡猾的兔子啊！他不停搬家，我们怎么
去包围他啊？”

原来，何昆对老户庄摆出围攻态势，是为
了迫使张老虎向李长江报信。尔后在刘家渡
渡过龙游河，造成大军与通海地区游击队汇
合的假象，诱导李长江把兵派往通海地区。
如此一来，如泰地区就变得空虚起来，何昆则
可乘虚而入。一旦战斗打响，李长江必然回
援，使得敌人疲于奔命。参谋长薛衡竟说：

“江西苏区把同敌人的这种周旋，叫作‘耍龙
灯’，又叫‘牵牛鼻子’。”

李长江把手里捻着的佛珠往桌上一拍，
对参谋长说：“你别瞎猜了，何昆这是害怕被
我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就跑到通海去抱团取
暖了。参谋长继续派人打听，一旦知道何昆
部队的具体下落，立即重拟作战计划……”

蓝色莲花
□米拉

2017年9月，我在唐卡画室的学习进度
已经到了绿度母的线稿。女性本尊的度量与
男性有些不同，脸型、头身比例都不一样。男
性的身长为十个头高，女性身长则是九个头
高。绘制度母也需要先画裸身像，然后再

“穿”上衣服。老师强调唯有这样才能确保身
体比例精准无误。绿度母像是坐姿，左腿单
盘，右腿向下舒展，踏在一朵洁白的莲花之
上。她的左侧肩膀微微左倾，左手拇指与无
名指轻捻于胸前，持一茎含苞待放的蓝色“莲
花”，右手腕置于右膝之上，拇指与食指间也
轻捻一支蓝色“莲花”。我向老师们请教了

“蓝莲花”的藏文念法，查阅藏汉字典，原来竟
是绿绒蒿——被誉为高原“绿神”的神奇高山
花卉。2016年我曾在川藏北线之旅中反复
寻找它的踪迹，每每在遥远的山坡上望见一
束遗世独立的绿绒蒿，都足以使我们欢呼雀
跃，不顾高海拔地带稀薄的氧气和陡峭的路
途，手脚并用也要迅速跑去她的身畔，小心
翼翼地拍下她柔美晶莹的花瓣和傲然挺立
的身姿。一位友人说，许巍的《蓝莲花》并不
是指蓝色莲花，而就是“高原明珠”绿绒蒿。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
着永不凋零蓝莲花”。在画绿度母与她手中
的蓝莲花时，我心中的自由世界，也是如此的
清澈高远。

数天之后，我已画完了两尊绿度母像。
这天恰好大老师来画室，他仔细地检查了每
一位学生的绘画进度，帮助大家一一进行修
改和调整。我是全画室程度最浅的学生，原
以为老师无暇来过问，没想到老师让我把绿
度母勾线稿拿去他办公的小屋做批改。老师
一边细看我的画稿，一边拿起一支黑色水笔，
开始在画稿上进行修改。绿度母的下颌有些
宽大了，将线条稍稍往内挪一些，大约不到一
毫米的挪动，竟使得她的脸庞更柔美了。度
母手持的花枝之上，原先的叶片有些肥大，老
师把它们一片片都修改成更纤长的形状，又
将度母身周的飘带也修改得更柔和细软，整
个画面的氛围一下子轻盈缥缈起来。我在一
旁看得差点张嘴惊呼，这些细小的修改，距离
我所画的线条只有纤毫的距离，却将整体格
局都带向更高的境界，老师不愧是大师！

紧接着开始画第三尊绿度母，时时记着
老师做的修改，反复斟酌下笔时的分寸，努力
向那更高妙的境界靠拢。第三尊度母与第一
二尊略有了些不同，可与老师的修改稿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我正在苦恼该如何继续提
高，恰巧那天老师又来画室，看了我的第三
稿，微笑着说：“可以了，绿度母你已经通过
了，可以继续画下一位本尊金刚手菩萨了。”

正在这时，我们画室又有了一批新的“来
客”。那是从上海过来的六位女生，她们也
像当初的我一样，由人推荐来拉萨的画室进
行短期学习，其中两位还与我相识。此时临
近国庆长假，她们大多只有七八天假期，这
次总共在画室学习十天。老师却因为她们
的即将到来而犯愁了。他把我叫到办公的
小屋：“米玛拉姆，上次你来拉萨短期学习一
共待了多少天？”我说：“二十一天。”老师陷
入了短暂的沉思，随后说：“她们只有十天，
但是要求每个人要画完一幅唐卡带走，我也
不了解她们各自的水平，十天怎么能来得及
呢？”他又思考了一会儿，似乎有了些想法：

“明天晚上她们差不多都到拉萨了，我请她们
一起吃晚饭，你也过来，你的汉语比较好，帮
助我和她们沟通一下好不好？”师命难违，我
自然连连点头。

第二天下午，老师在画室指导着大家，又
过来提醒我不要忘记晚上在拉萨吃饭，到时
一起从达孜过去。等到六点多钟，日头有些
西斜时，我从画稿中抬起头，边上的师兄提醒
道：“你还不快去拉萨吗？”我赶忙起身收拾画
稿画板，又在画室搜寻老师的身影，可大家告
诉我，老师两小时前已经离开了。给老师打
了电话，他抱歉地说去达孜县上办事，之后忘
了把我捎上，已经直接去拉萨了。

于是急忙从画室赶往公交车站，恰好有
一辆过路的私家车愿意把我捎到拉萨，他们
要去五岔路口，离晚上吃饭的地方大约还有
一公里多的路程。一路风驰电掣，在五岔路
口下车后以最快步速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位
于地面卫星站旁边巷子里的一家藏餐馆，老
师和六位女同学已经围坐一桌，老师身旁还
有一位陌生的男士。我被大家让到这位陌生
男士旁边的位置就座，他开口向我自我介绍：

“我是老师的好朋友，我的职业是摄影，最近几
年我一直在拍摄你们老师的生活素材，他是一
位很难得的老师，我想通过自己的镜头把他的
人生记录下来。”这番介绍多少使我有些惊讶，
不由得对老师和这位摄影家朋友又增添了几分
敬佩。

席间又和这位摄影家做了些交流，他告诉
我们以前曾在上海念中学，因此还记得一些上
海话，比如他们放学后在弄堂里玩耍淘气，路过
的大人就会嗔怪地说一句“小赤佬”。第一次在
藏族同胞的口中听到熟悉的家乡话，竟有种时
空错乱的幽默感。

一餐饭很快结束了，新同学们的学习安排
也做了初步落实。大家一起走到饭馆门外，老
师突然把我叫到一边，说有几句话要交代，他让
我转告刚过来的六位女生，她们的学费很快就
会转到老师这边，请她们不要焦急。这话让人
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老师先行离开后，我还是原
封不动地把他的话转述给那些姑娘们。她们也
看出我脸上的疑惑，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没
过来的时候，我们问了老师，是否收到介绍人向
我们收的高额学费，老师当时有点惊讶，说没有
收到，还问了我们学费是多少。看来我们都被
介绍人坑了，你当初交的学费估计也没到老师
手里呢，要不他怎么连学费数额都不知道？”“刚
才吃饭的时候我们特别生气，你都没看到有个
姑娘当场就哭了！”这番话对我而言如同晴天霹
雳。当初我们来拉萨学习时，向介绍人缴纳了
一笔不小的学费，据她说这些钱一部分是学费，
其他的都会用来支持老师维系唐卡学校的基本
运营。我想到过介绍人会有提成，没想到距离
我交学费好几个月了，老师并没有收到一分一
毫，也许全部学费都被克扣了，可老师竟然还善
意地回护着那位介绍人。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是
怎样慢慢挪回自己在拉萨的小窝的，内心涌动
着太多复杂的情绪，对老师这段时间的辛勤教
导充满感激和愧疚，对介绍人不可思议的做法
感到不解和愤怒，还为自己贸然跑来拉萨拜师、
每天在画室白学白吃白住而羞惭。那真是一个
难熬的无眠之夜，但第二天清晨我又马不停蹄
赶往达孜，继续自己的唐卡学习历程。那些蹊
跷的事由，将来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先专心
走好自己脚下的路吧。

玄武岩躺在丛林里
我看到的是一片汪洋
亿万年前的沸腾至今还有波浪
一座山的内部在灵魂里
就是一条涌动的河流
从遥远的黑暗中来

海慧寺遗址仍有碎屑灯影
石龙池恒定的露珠点亮眼睛
樱花谷树枝头跳跃火焰
万物内部都凑近你的瞳孔
火山口，在南京方山
我把心灵刚刈的一捧柴禾
放进你脉动的目光里

就想起母亲早年点亮的炊烟

在落日之前，在回家路上
身后山风在岩墙上搂着炊烟
用方山方言告诉我
炙热的岩石又将梦再次包浆

火山口
□毛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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